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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康熙年间殷扎纳奏折残档
与 《异域录》成书问题研究

赵卫宾

摘 要:本文依据清代档案和史籍记载,对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收录的殷扎纳

奏折残档与 《异域录》的成书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殷扎纳奏折残档系图理琛使团首领殷

扎纳于康熙五十四年 (1715)回京后,向康熙帝汇报往返行程及交往活动的出使报告。该

奏折是使团成员图理琛撰写 《异域录》时的重要资料来源,具有较高的历史学和文献学价

值。通过比勘,可以看到 《异域录》在档案资料基础上润色加工成书的文本生成过程,亦

可领略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图理琛使团 《异域录》 殷扎纳

康熙五十一年 (1712)至五十四年,清朝假道俄国遣使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使团成员图理琛

根据行程经历和见闻撰写了 《异域录》一书。《异域录》自成书以来,除有满文本、汉文本传世外,
还被译为多种外国文字,影响广泛,以致后人将使团称为 “图理琛使团”。一直以来,由于档案资

料的缺乏,国内外学术界对 《异域录》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作者图理琛以及该书版本、校注和历史

文献价值等问题的研究,① 少有关注该书的资料来源及其成书细节问题。本文拟以使团首领殷扎纳

的满文奏折残档为中心,结合文献与史籍记载,研究和分析 《异域录》一书的档案资料来源及其润

色成书细节等问题,以更为深入地认识该书文本的生成过程及其所体现的写作主旨和观念。

一 殷扎纳及其满文奏折残档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收录有一件题为 《内阁侍读学士荫扎纳奏查康熙五十一年

赴俄罗斯会见土尔扈特汗阿玉锡档册折》的满文奏折残档,并将其具奏时间编订为乾隆五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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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郭蕴华:《“图理琛使团”和 <异域录>》,《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关德栋:《略论图理琛 <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

本脱错的订补及其他》,《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194页;樊明方:
《图理琛和 <异域录>》,《文史知识》1988年第5期;周祚绍:《图理琛和 <异域录>》,《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柳存仁:
《关于图理琛的 <异域录>》,《中国文化》2002年第19、20期;李雄飞:《传世孤本九耐堂刻本 <异域录>考》,《满语研究》
2014年第2期;侯毅:《图理琛 <异域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历史档案》2019年第2期;GeorgeThomasStaunton.Nar-
rativeoftheChineseEmbassytotheKhanoftheTourgouthTartars.London:JohnMurray,1821.(日)今西春秋:《校注异

域录》,日本天理大学1964年版;庄吉发:《满汉 <异域录>校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阿拉腾奥其尔:《清朝图理琛使

团与 <异域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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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十二月。① 以下首先通过细读该件奏折残档,析述其具奏者与主要内容。
具奏者荫扎纳 (injana),《平定朔漠方略》作殷扎纳,《八旗通志》作殷札纳,《永宪录》作殷

查纳,后人又有音札纳、音扎纳、尹扎纳、尹扎那、伊扎纳等译名,现一般多用殷扎纳或殷札纳,
本文统一写作殷扎纳。殷扎纳生于顺治十二年 (1655),蒙古镶红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其祖班

布固英,原系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嘉叟儿,② 率众归顺清朝后,受封一等甲喇章京世职。后殷扎纳

袭职,于康熙十九年以一等甲喇章京世职任临时带兵官,参加平定吴三桂叛乱,并屡立战功,战后

加授拖沙喇哈番。二十五年,殷扎纳补授员外郎,后又升为郎中兼任参领。三十四年,噶尔丹东侵

喀尔喀,殷扎纳奉命前往喀尔喀河晓谕扎萨克罕笃率部内徙,但被罕笃挟持北逃。临近俄国边界始

将其释放,殷扎纳返回后入京向康熙帝面奏罕笃反叛情形,被授任内阁蒙古侍读学士。次年五月,
随康熙帝北征噶尔丹,并于战前赴噶尔丹军营递交敕书。昭莫多之战后,殷扎纳继续任内阁蒙古侍

读学士。四十四年,殷扎纳奉命随丹济拉前往推河,探听策妄阿拉布坦消息。次年,因揭参笔帖式

通保被交部议处,革去拖沙喇哈番爵位与侍读学士之职。五十一年,赐予原官品级担任使团首领,
奉命出使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五十四年回国后,殷扎纳官复原职,继续任内阁侍读学士,并负责

管理内阁下设之俄罗斯馆学事务。两年后,殷扎纳被派往巴里坤军营效力。至雍正元年 (1723),
殷扎纳因病乞休,获准回京休致。③ 综合年龄、官阶、工作经验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看,殷扎纳成为

图理琛使团较为合适的首领人选。
据该奏折残档题头和事由所言,奏折主要内容是:dorgiyamuniadahabitheidaahainjanasei

ginggulemewesimburengge,orosguruniambasa,hafasa,turgūtguruniayukihanbeacaha,

ishundefonjiha,gisurehebabeejehedangsebetuwabumewesimburejalin.④ (内阁侍读学士奴才殷

扎纳等谨奏,为呈览与俄罗斯国大臣官员及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会见、问答、商议等情档册事。)
在事由后的奏折正文中,殷扎纳详述了使团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至五十三年十一月间,假道俄

国出使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的往返行程及其与俄国官员、阿玉奇汗等的交往活动。康熙五十一年五

月二十日,使团自京师起程,经俄国楚库柏兴 (今色楞格斯克)、厄尔库 (今伊尔库茨克)、伊聂谢

柏兴 (今叶尼塞斯克)、麻科斯科 (今马克夫斯科耶)、托波儿 (今托博尔斯克)、鸦班沁 (今图林

斯克)、索里喀穆斯科 (今索利卡姆斯克)、萨拉托付 (今萨拉托夫)等地,于五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行抵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驻地马努托海。殷扎纳等在马努托海住至六月十四日起程返回,途经黑林

讷付 (今格拉佐夫)等地,于十一月初七日返抵托波儿。此后行程,因该档文尾残缺而无从得知。
除所历行程外,该残档还详细记述了殷扎纳等在楚库柏兴、厄尔库、托波儿等地与俄国官员及在马

努托海与阿玉奇汗等人见面会谈的具体情形。⑤ 殷扎纳在奏折中还提到,此行目的是因阿玉奇汗遣

使入贡,故奉旨前往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处颁发敕书并赐恩赏;去程在托波儿城,使团成员图理琛

(tulišen)曾将所佩小刀赠与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返程至托波儿时,使团成员纳颜 (nayan)、

康熙年间殷扎纳奏折残档与 《异域录》成书问题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嘉叟儿,蒙古语本意为看场人、监场人。据 《八旗通志》记载,林丹汗败逃后,与班布固英一同随德森济旺归顺清朝的还有嘉

叟儿寨桑古鲁达苏尔海。(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9页。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将有病侍读学士音扎纳休致折》,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

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70—171页;赵卫宾:《图理琛使团首领殷扎纳生平事迹辑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
年第2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67页。本文满文拉丁转写采用较为通用的穆麟德转写,
后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6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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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理琛等又先行回国奏事。① 综上所述,此件缺少文尾和具奏时间的满文奏折残档,是康熙五十一

年至五十四年出使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的清朝使团,在回国后向康熙帝奏呈的出使报告。
奏折残档所记行程,仅记至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即纳颜、图理琛等人先行回国前与俄

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之间的一场会见。② 据 《异域录》等文献记载,图理琛等于十二月二十日自托

波儿起程,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③ 殷扎纳等则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十日自托

波儿启程,十九日抵达萨马罗夫 (Самаров),因河流尚未解冻而在此等候。等候开河期间,使团成

员哈布恩于三月初四日去世。④ 料理完哈布恩丧事后,殷扎纳等继续出发,于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二

十七日抵京。⑤ 由此推断,奏折残档的具奏时间至早应在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之后。殷扎纳等之所以

在托波儿逗留,应与此次出使过程中发生的阿拉布珠尔所派四人逃散不归有关。此四人系康熙帝命

阿拉布珠尔挑选的信使,负有 “查明尔之游牧所如何了及家境生计情形如何后返回”的重要使命。⑥

但四人抵达后逃散,为寻还逃人,殷扎纳在托波儿曾专门与噶噶林进行交涉,噶噶林表示 “此四人

由本总督奏闻我察罕汗后,务向阿玉奇索回送还”;归国后,理藩院再次为追还四人致函噶噶林。⑦

直至雍正九年,雍正帝派遣德新使团前往土尔扈特时,仍在责备土尔扈特未遣回阿拉布珠尔属下

四人。⑧

又据 《异域录》所记,纳颜、图理琛等人于五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至京师后,先是前往畅春园陛

见,将往返诸事面奏。其后,始缮具奏疏向康熙帝报告此次出使行程,并附带进呈详细的出使档册

和舆图。康熙帝朱批:“知道了。该部知道。册图留览。”满文朱批则稍有差异:“saha。harangga
jurgansa,dangsebebibufituwakisehe。”⑨ (汉译:知道了。著该部知道。档册留览。)所呈舆图,
即 《异域录》卷首所附汉文和满文舆图。所呈奏疏则只言所历行程而无谈话问答记录,且行程仅记

至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自阿玉奇汗处启程返回, 相当于简要的行程报告。而被留览的档册

(dangse),则应是前述殷扎纳领衔奏呈的档册 (ejehedangse),即记载往返行程和彼此问答记录的

详细报告。至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又将 “此次奉旨前往具奏事件,并记载彼此问答之处,俱

兼书汉字进呈”,并奏请将出使土尔扈特之盛事, “令天下之人得以悉知,而昭示万代,可垂永

久”。 由此推断,殷扎纳奏折残档的具奏时间至晚应在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之前。
综上,殷扎纳满文奏折残档系图理琛使团出使的详细行程报告,其具奏时间应在康熙五十四年

五月至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之间。

二 《异域录》对殷扎纳奏折的遵从与润色

使团成员图理琛归国后,以行前圣训、出使档册和复命奏疏等资料为基础,并加入个人出身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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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68、281、298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98页。
庄吉发:《满汉 <异域录>校注》,第173、180页。
(瑞典)И.Х.施尼茨克尔著,阿拉腾奥其尔译: 《施尼茨克尔关于1714—1716年陪同清朝使团赴卡尔梅克阿玉奇汗处的报

告》,《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4期;另见阿拉腾奥其尔著:《清朝图理琛使团与 <异域录>研究》,第84—85页。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 (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8页。
《谕贝子阿喇布珠尔敕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1533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1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第553页。
庄吉发:《满汉 <异域录>校注》,第180、193—194页。
庄吉发:《满汉 <异域录>校注》,第180—191页。
庄吉发:《满汉 <异域录>校注》,第202—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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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等内容,撰成 《异域录》一书,于雍正元年刊行。此后,《异域录》被收入 《四库全书》《借月山

房汇钞》《泽古斋重钞》《北徼汇编》《朔方备乘》《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多种丛书,除满、汉文刊

本外,还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外国文字,流传甚广。① 在诸多版本中,学界一般认为

满文本的史料价值高于汉文本。满学家关德栋曾就该书的满文本与汉文本进行深入研究,指出:
“满文本是比较保持着部分进呈文书的原形…… 《异域录》据以成书的原始档案材料,当时是送存

理藩院的。如果今日尚能发见,那么,不仅可以进一步校订图理琛撰写的 《异域录》,而且还可能

提供新的内容。”② 前揭殷扎纳奏折残档,为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异域录》一书的成书问题提供了

可能。
两相对读,不仅可看出图理琛是如何在殷扎纳奏折的基础上润色、删削成书的,亦可领略历史

事实与历史书写的微妙关系。
(一)《异域录》对奏折原档所记基本史实的遵从

《异域录》一书,主要由行前圣训、往返行程与会谈问答记录、沿途山川地理、复命奏疏以及

图理琛个人出身履历等内容构成。通过对读,除沿途山川地理信息外,《异域录》所记使团往返行

程及其与俄罗斯官员、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等人的会谈内容,与殷扎纳奏折所记基本相同,即关于

使团一行的往返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基本史实,二者并无较大差异。由此可看出 《异域录》
作为一部历史要籍,所具有的历史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使团沿途所经俄国地方之人民生计、山川地

理形势等舆地信息,是行前康熙帝交待 “亦须留意”之情报③,应系图理琛负责之事。殷扎纳作为

使团首领,则主要负责与俄罗斯官员、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等见面会谈事宜,故此,殷扎纳在奏折

中详述往返行程与会谈情形。
(二)《异域录》对奏折原档的增补润色

总体而言,《异域录》在行文、措辞和感情色彩等方面,更为流畅和丰富,凸显了图理琛娴熟

的满文驾驭能力。殷扎纳奏折内容则较口语化,应系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较为贴近彼此

对谈的实时状态。殷扎纳奏折中一些原本冗长乃至费解的语句,经图理琛增补润色后,在 《异域

录》中成为流畅优美的语句。试举数例如下:

1.殷扎纳奏折:dulimbaigurunenduringgeambabokdahanigemulehehotondulimbadebi.④

(中国至圣大博克达汗之都城位居中央)
《异域录》改为:colgorokoenduringgeambahan,dulimbaigurundegemulefi.(至圣大皇帝建

都中华)⑤

2.殷扎纳奏折:meniambabokdahanbanitaigosingga,ferguwecuke,enduringge,abkaifejer-
giniyalmabegemufulgiyanjuiadaligosimibihairambi.⑥ (我大博克达汗禀赋仁慈,至神至圣,爱

天下人皆如赤子)
《异域录》改为:meniambaenduringgehan,enduringgeerdemuumesibadarafi,irgenbefu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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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anjuiiadaligosime.(我大皇帝圣德广运,爱民如子)①

3.殷扎纳奏折:banjibureumesiamuran.② (甚是好生)
《异域录》改为:abkaigesebanjiburedeamuran.(好生如天)③

4.殷扎纳奏折:garjahaefujehegurunbetaksibume,lakcahajalanbesirabume.④ (举废国,继

绝世)
《异域录》改为:lakcahajalanbesirabume,garjahaefujehegurunbetaksibume.(继绝世,举

废国)⑤

案:此语出自 《中庸》。殷扎纳奏折中将语序颠倒,《异域录》改之。

5.殷扎纳奏折:menibadeeregesebirainubi,ereciambabira,giyang,inubi.⑥ (我地亦有似

此之河,亦有比此大者为江)
《异域录》改为:menibadeeregesebirainubi,erecigeliambaninggebegiyangsembi.(我地

亦有似此之河,比此更大者名为江)⑦

6.殷扎纳奏折:uherida.⑧ (总管)
《异域录》改为:yafahancoohaiuherida.(步军统领)⑨

案:此系殷扎纳等向俄罗斯官员衣番鄂番那西赤介绍清朝大臣时用语。汉译为 “内有领侍卫内

大臣、大学士,外有尚书、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外省有将军、总督、提督,
皆系要任大员”。若如殷扎纳奏折所用 “总管”,既费解又不知所指。

7.殷扎纳奏折:ambasaidoloninggunkadalaraamban,ninggunalihabitheida,erejuwanjuwe
ambancidulerenggeakū. (大臣中六位kadalaraamban、六位大学士,无过于此十二位者)

《异域录》改为:meniambasaidoloninggunhiyabekadalaradorgiamban,ninggunalihabithei
da,umesiwesihun,erecidulerenggeakū.(我大臣中以六位领侍卫内大臣、六位大学士最尊,无

过于此者)

案:殷扎纳奏折所用 “kadalaraamban”一词,同样令人费解。经与 《异域录》对比,应是

“hiyabekadalaradorgiamban”(领侍卫内大臣)。

8.殷扎纳奏折:erebagolminšanggiyanjaseitulebi.alinlabdu,ambaalininubi.birabi,

mukeumesisain. (此地golminšanggiyanjase。山多,亦有大山。有河,水甚好)
《异域录》改为:erejergiba,gemugolminjaseitulergiba.alinden,biraamba,muke

jancuhūn.(此等地方,皆位于长城之外。有高山大川,水甘美。)

案:殷扎纳奏折所用 “golminšanggiyanjase(长白边)”一词,亦颇费解。与 《异域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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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是 “golminjase”(长城)。
9.殷扎纳奏折:ahainjanabi,minigurunibanjiredoro,tondo,hiyoošun,gosin,jurgan,ak-

dunbedaobufiujelemedahameyabumbi.gurunbedasaciinuere,beyebetuwakiyaciinuerehacin
befuleheobuhabi.uduergenbeyedeisinarabaitadeteisulebucibe,inekuereuduhacinbetuwakiy-
amebucecibuceredabala,gelerebaakū.eredorobeainahasemehalarakū.① (奴才殷扎纳我言:我

国生计,以忠孝仁义信为本,尊崇而行。治国亦如此,修身亦以此为本。虽遇致命之事,亦坚守此

道。死即死耳,并不畏之,断不违此道)
《异域录》改为:injanaigisun,minidulimbaigurun,gemutondo,hiyoošun,gosin,jurgan,

akdunbe,daobufidahameyabumbi.gurunbedasaciinuere,beyebetuwakiyaciinuere.uduaisi
jobolonjuleribicibe,inudacidubedeisitalatengsemetuwakiyamebucecibuceredabala.erebeju-
rcerebaakū.(殷扎纳言:我中国皆以忠孝仁义信为本而行,治国亦如此,修身亦如此。虽利害当

前,亦始终坚守。死即死耳,无违之者)②

三 《异域录》对殷扎纳奏折的误删误改与有意润改

《异域录》作为 “记述性史料”,不可避免地受到作者的写作主旨、立场观点、感情色彩和编撰

水平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成书过程中,必然会对奏折、档案等 “遗留性史料”进行相应的采择、
润色、删改等文字性处理,以更好地实现写作目的。③ 因此,通过对读,可以看到图理琛为彰显奉

使绝域 “普天率土钦服圣化,海外万国咸沐仁德之盛事”,④ 在编写成书过程中,对奏折档案资料的

删改乃至有意润改之处。谨举例如下:
(一)《异域录》对奏折的误删误改

1.殷扎纳奏折:jaiinenggig’ag’arinacakisemehafantakūrafisolinjihamanggi.ahabegenefi
acahade,g’ag’arinoktometucifi,menigalabejafafi,dulimbaigurunicolgorokoenduringgeam-
babokdahanielhebebaimbiseme.⑤ (次日,噶噶林遣官来请相见,奴才我等去见时,噶噶林出

迎,与我等握手后,向中国至圣大博克达汗请安)
《异域录》删改为:g’ag’arinmenigalabejafafi,dulimbaigurunicolgorokoenduringgeamba

hanielhebebaimbiseme.(噶噶林执手叩请中国至圣大皇帝万安)⑥

案:据殷扎纳奏折所记,殷扎纳等人于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初四日抵达托波儿城,俄西伯利亚总

督噶噶林于次日会见了殷扎纳一行。但 《异域录》删改后则成抵达当日进行了会见,执手叩安。
2.殷扎纳奏折:gajartubi,menibadenadebanjire,moodebanjiretubiheihacinumesilabdu,

tubiheigebubebimonggoromealamemuterakū.⑦ (噶扎尔图言:我等地方产果之地、产果之树甚

多,我不能用蒙古语言其名)
《异域录》改为:menidulimbaigurundehacinggatubihebi.tubiheigebube,biwancihiy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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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ibumemuterakū.(我中国有各种果品,我不能尽言其名)①

案:此系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五日,阿玉奇汗遣人邀请使团成员噶扎尔图与米丘前往进行射箭

表演,问及中国所产水果,噶扎尔图有如是言。《异域录》满文本删去了 “用蒙古语”之信息,汉

文本则记为 “中国果品最多,不可胜数”,失去了原意。

3.殷扎纳奏折:ayukihangelidonjicisuwenitubaiemuhacininiyalmasolhosembi,ambabok-
dahandealbanjafambiakūn.② (阿玉奇汗又问:闻得你们那边有种人叫高丽,向大博克达汗纳

贡否?)
《异域录》改为:ayukihangeli,donjicidulimbaiguruniharanggagurunidorgicoohiyansere

gurunbisembi,eregurunambaenduringgehandealbanjafambio,akūn.(闻得中国有属国朝鲜者,
与大皇帝纳贡否?)③

案:此系阿玉奇汗问原籍东北的新满洲噶扎尔图之语,表明阿玉奇汗不知高丽 (朝鲜)为清朝

藩属国,故有此问。但经 《异域录》删改后,阿玉奇汗似成了明知故问。

4.殷扎纳奏折:gajartubi,menigurundeemuhacininiowanggiyantuicoohabi,gemunikan,

gerengolo,jasejecenibadetebuhebi,gemunikanambasasindafikadalahabi.eseidorgisainursebe
sonjofi,ginghecengaifi,meniambabokdahangabtabumeniyamniyabumetaciburenggeinubi.④

(噶扎尔图我言:我国有一种绿旗兵,皆系汉人,驻防各省及边疆之地,俱选汉臣管领。择其善者,
调来京城,我大博克达汗亦令其习骑射)

《异域录》删改为:gajartuigisun,menidulimbaigurunde,emuhacinniowanggiyantuicooha
bi,gemunikan,gerengolo,jasejecenioyonggobadetebuhebi.eseidorgigabtaramanggaurse
umesilabdu,meniambaenduringgehan,kemuniginghecendegajifi,gabtaraniyamniyarabe
kicemetacibume,erdemunggeursebehuwekiyebumbi.(我中国有绿旗兵丁,皆汉人,驻防各省及

严疆要地。颇多善射者,大皇帝常调取来京,令其勤习骑射,以励人材)⑤

案:殷扎纳奏折所言在行文、措辞上虽逊于 《异域录》,但 《异域录》颇有夸耀之意。
通过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异域录》成书过程中,在增强语句流畅优美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误

删误改之处,失去了一些重要历史信息。
(二)《异域录》对奏折的有意润改

1.殷扎纳奏折:bi,suwenidorobesarakū.⑥ (我不知汝等礼节)
《异域录》改为:damubetulergiguruniniyalma,dulimbaigurunidoroyosobeulhirakū.(我

等外夷,不通中国礼仪)⑦

案:此语原系阿玉奇汗为再次遣使之事向殷扎纳等请教如何缮写奏疏之言。《异域录》则做了

较多的渲染。

2.殷扎纳奏折:musejuwegurunserengge,gemufulgiyansorsonbisiregurun.orosserengge,

etukumahala,gisunheseencugurun,musededuibuleciojorakū.⑧ (咱们两国,皆系戴红缨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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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罗斯者,乃衣冠言语不同之国,不可与咱们相比)
《异域录》改为:biudutulergiguruniniyalmabicibe,mahalaidurun,etukuiboco,dulimbai

gurunciasuruencuakū,orosgurunietukumahala,gisunhesefuhaliencu,betededuibuleciom-
bio.(我虽外夷,然衣帽服色与中国略同。其鄂罗斯国乃衣冠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①

案:此系阿玉奇汗向殷扎纳等人所言之语。两相对比,殷扎纳奏折所述应更近于阿玉奇汗之原

话,《异域录》则体现出强烈的夷夏观念。

3.殷扎纳奏折:morinijulerijeterejakabejafaranggeumesilabdu.② (马前献食者甚众)
《异域录》:morinijuleriniyakūrafijeterejakaalibuhanggeumesilabdu.(马前跪献食物者甚

众)③

案:此系殷扎纳奏折所记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抵达阿玉奇汗驻地时受到当地牧民欢迎的情

况,但 《异域录》措辞稍显夸大之意。

4.殷扎纳奏折:šadarakūgeseocigenereo,cihakūoci,joo.④ (如不倦,请往。若不愿,则罢)
《异域录》改为:ambasabeyešadaciwajiha,waliyamegūnirakūoci,genereo.(如不弃,请往。

若倦,则已)⑤

案:此系阿玉奇汗听闻使团成员噶扎尔图与米丘二人善射而派人邀请之语。殷扎纳奏折与 《异
域录》显系两种话语情境。

5.殷扎纳奏折:ayukihanujugehešefi,membeinihanciiciergidetebuhe.⑥ (阿玉奇汗点头,
让我等坐其右侧附近)

《异域录》改为:ayukihanalimbaharakūhukšeme,ahamembeiniiciergidetebuhe.(阿玉奇

汗不胜感谢,让我等坐其右)⑦

案:此为六月初二日,殷扎纳等人向阿玉奇汗交付敕书后,阿玉奇汗点头示意使者们坐于右

侧,《异域录》则回避了这一细节。
梳理 《异域录》对殷扎纳奏折的有意润改之处,能够体会到 《异域录》流露出的天朝尊严与夷

夏之别观念,即彰显 “普天率土钦服圣化,海外万国咸沐仁德之盛事”。此外,关于殷扎纳等人与

阿玉奇汗相见之礼,殷扎纳奏折所述与 《异域录》基本相同:殷扎纳等携带敕书至阿玉奇汗帐前下

马,交付敕书,阿玉奇汗跪接,并向东方大皇帝请安。⑧ 但当时的俄罗斯护送军官施尼茨克尔在报

告中则有着不同的描述:“殷扎纳向汗递交本国汗的国书,然后双手拥抱了阿玉奇的双膝。阿玉奇

则把自己的右手放到使臣的肩上,以示感谢,而后又坐了下来”。⑨ 对比来看,殷扎纳等记言阿玉奇

汗跪接敕书,施尼茨克尔则明言殷扎纳向阿玉奇汗行了抱膝礼。抱膝礼,亦称抱见礼,是中国北方

少数民族重要的相见礼。《西域图志》记言:准部 “众台吉及图什墨尔以下,见大台吉,跪而敬抱

台吉之膝,台吉以两手抚跪者之肩”;回部 “自阿奇木以下等官见汗之礼,凡大年、小年令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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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使回,见时屈一足,如着地状,以双手捧汗膝,问安好。汗以一手抚其背而慰劳之”①。因施尼

茨克尔不代表双方利益,其言应有可信度。再者,殷扎纳等在行前请训时,康熙帝亦曾吩咐:“尔
等往见阿玉气,亦照见策旺阿拉布坦礼相待。”② 而与策妄阿拉布坦相见之礼,应即是抱膝礼。据雍

正初年先后两次出使准噶尔的清朝使臣众佛保所奏,其与策妄阿拉布坦相见时,也只是将敕书等物

“皆于前排列妥当,捧入策妄阿喇布坦居室后,恭捧敕书,交付策妄阿喇布坦本人,继之告诉赏赐

经书、缎匹缘由,亦交付讫。随将奴才等礼物给与策妄阿喇布坦后,坐于西侧饮茶”③,并无跪接之

礼。可见,清朝在与卫拉特蒙古部落首领的早期交往中,多遵从草原游牧文化礼俗行事。清朝在入

关前,君臣相见亦行抱膝礼。入关后,随着国家礼仪制度的汉化与封建正统观念的增强,跪拜礼取

代抱膝礼,成为清朝君臣的相见礼。抱膝礼作为荣典性礼仪存在,仅在藩部首领初次入觐和出征将

帅凯旋郊劳时使用,以示荣宠。因此,诸如殷扎纳行抱膝礼等情节,在奏折与官修正史中,多避而

不谈,或隐而讳之。
《异域录》除做上述润改外,通篇还将殷扎纳奏折中蒙古语文化背景下的 “ambabokdahan

(大博克达汗)”改为满汉语文化背景下的 “enduringgeambahan(大皇帝)”,并将多处口语化表达

的 “我等地方”“我国”等语,添改为 “我中国”。凡涉及清朝皇帝与国家等重要问题时,《异域录》
在措辞上都做出较多的润色与改进,体现了图理琛的国家观念与政治意识。如在阿玉奇汗与殷扎纳

等谈及吴三桂叛乱之事时,殷扎纳奏折表述为:

ayukihangeli,neneheaniyaambabokdahaniharanggaemupingsiwangubašafi,ambabokda
handailafimukiyebuhesemedonjihabihe.④ (阿玉奇汗又问,闻得昔年大博克达汗属下一平西王叛

变,大博克达汗剿除剪灭)
《异域录》润改为:ayukihangelifonjime,ambaenduringgehanigurunde,emupingsiwang

facuhūnderibuhebe,ambaenduringgehandailafimukiyebuhesemedonjihabihe.(阿玉奇汗又问,
闻得昔年大皇帝国中有一平西王作乱,大皇帝剿除剪灭)⑤

两相对比, 《异域录》最主要的改写是将 “ubašambi”替换为 “facuhūnderibumbi”。动词

“ubašambi”,仅有掀、翻、反叛、叛变、造反等意义,而体现不出事件性质和主体责任。换用名词

“facuhūn”(乱、叛乱、动乱)加动词 “deribumbi”(发动,开始)之后,事件的性质与主体责任跃

然纸上。
再如,殷扎纳奏折对吴三桂的表述是:erepingsiwangserengge,meniambabokdahaniujen

kesibealihaniyalma.gurunijalindemajigefaššahaturgundewangfungnefi,meniwargijulergide
bisireyūnnanseregolodetebufi,umesibayanjirgamebanjimbihe.⑥ (平西王者,乃受我大博克达

汗隆恩之人。为国略有效劳而封王,安置于我西南之云南地方,殊为富贵安逸)
《异域录》润改为:erepingsiwang,meniambaenduringgehaniujenkesibealihaniyalma.

majigefaššahababisireturgunde,wangfungnefi,menidulimbaiguruniwargijulergiergiyūnnani
golodetebuhebihe,derenggewesihunbealiha.(平西王受我大皇帝隆恩,念其少有微劳,封为王

爵,安置我中国西南隅云南地方,安享荣华)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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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异域录》主要是将殷扎纳奏折所言 “gurunijalindemajigefaššahaturgundewang
fungnefi”删改为 “majigefaššahababisireturgundewangfungnefi”,去掉了 “为国”之意,其中

意味,不言自明。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到 《异域录》为彰显 “普天率土钦服圣化,海外万国咸沐仁德之盛事”

而对奏折的润改增删,亦可领略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的微妙关系。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在第176册所收录的题为 《内阁侍读学士荫扎纳奏查康熙五十一年

赴俄罗斯会见土尔扈特汗阿玉锡档册折 (缺文尾)》的奏折残档,实系图理琛使团首领殷扎纳于康

熙五十四年归国后向康熙帝奏呈的出使报告,具奏时间在康熙五十四年五月至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之

间,主要内容为使团往返行程及其与俄罗斯官员和土尔扈特阿玉奇汗等人会谈答问记录。该奏折残

档作为使团出使报告,是使团成员图理琛撰写名作 《异域录》一书时所依据的奏折档案材料之一,
具有较高的历史学和文献学价值,是进行清前期民族关系史、中俄关系史以及 《异域录》文本研究

的重要史料。通过对比研究,可以看到,作为 “记述性史料”的 《异域录》,在成书过程中,除遵

从奏折所记基本史实外,为彰显奉使绝域 “普天率土钦服圣化,海外万国咸沐仁德之盛事”,还对

奏折所记内容进行了较多的删改和有意润改,显示出作者图理琛的国家观念和政治意识。

(作者赵卫宾 新疆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邮编830011)
(责任编辑 哈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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